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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不凡  脚踏实地

—记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老教授黄敦

黄敦先生，1928年11月生，江苏无
锡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8
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作为业
务骨干成为解放后第一批选拔派遣赴苏
联的留学生，1956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
大学力学数学系，获得苏联物理数学类
副博士学位，其间曾任莫斯科大学留苏
中国学生会对外联络部长、学生会主
席。历任清华大学机械系助教，北京大
学数学力学系教员、教授、博士生导
师，航空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兼职研究
员，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副所
长、党支部书记等职。

2019 年3 月16 日，黄敦先生在北
京逝世，享年91岁。本文是北大数学
学院的研究生采访小组采访黄敦先生
女儿黄悦勤教授后撰写。

一、退休生活：闲适风趣老来乐

黄敦先生一辈子均未离开过大学校

园，几十年的学习工作都倾注在了数学

力学的知识奥秘之中，为中国的国防科技

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退休之后延续和

培养出来了围棋、桥牌、武术、看报等兴

趣爱好。他订购了《棋牌天地》杂志，结

识了许多棋友、牌友，没有对手的时候就

在家自我对弈。刚退休时，先生身体还很

硬朗，还曾加入了科学院武术协会，重习

太极拳，学操太极剑，一招一式就同数学

公式推演般地一丝不苟。几十年来，他还

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自费忠

实读者，家里的旧报纸和杂志堆到了天花

板，但就是不许扔弃或变卖，一位老共产

党员的执着与坚守可见一斑。

然而先生最喜欢的是做“数独”，且

造诣颇深，哪怕“骨灰版”的也可以做出

来。他经常坐在椅子上，举着板子心算，

一举就是好久，然后才下笔很快一挥而

就。先生的女儿在北医工作，同事们有做

不出来的题目，也会让她拿回家给先生

做。他苦思半宿，还真给做出来了。第二

天被问到是怎么做的，他得意地笑道：

“题错了咯！我改了个数。”俨然一幅老

顽童开心的模样。

某一天黄先生说感觉手痛好久了，家

人担心是不是生病了，做医生的女儿赶

紧带着他去医院照X光、做体检。看完大

夫，却是健康得很！一家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做“数独”时过于专心致志，小托

板举得太久而肌肉劳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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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生追求：航空科技梦成真

黄敦先生一生获奖无数，而令他最满

意的最珍贵的奖状是1985年国家颁发给他

的先进个人奖，以表彰他对我国国防航空

事业做出的贡献。他曾经参与设计了我国

第一架超音速飞机，具体是做过机身机翼

气动效应的课题。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

出自己的贡献，先生觉得特别自豪，也是

圆了年轻时的梦想。

先生出生于学者世家，父亲黄修青是

国民政府派遣到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技术

的电信专家。先生从少年时的兴趣就一直

在航空领域，这与抗战期间全家老少在昆

明频繁“跑空袭警报”有关。他的大学

第一志愿就报了航空专业，也如愿被西南

联合大学顺利录取。但这却与父亲一辈子

“躲开军方”意愿相违，父亲觉得学航空

就要和政府和军方密切打交道，将来工作

太复杂也太危险。本来想在航空领域仔细

钻研的他，都在航空专业学习一年了，可

父亲还是不同意，先生又不好违背父亲的

意愿，只好在大二时申请转了专业，曲线

救国从航空系转到了机械系，这样一来，

着迷于航空的先生认为机械系的课程和航

空专业最接近，同时又能让父亲少些担

心。按他父亲的话说，机械系研究的都是

大路货，既安全又好找工作，虽然父子俩

各有心思，但也就两相情愿了。

令父亲没想到的是，黄敦先生毕业后

还是转向研究自己心爱的航空动力学。

1948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给力学

前辈钱伟长做助教；1951年，黄敦先生作

为第一批留苏学生出国，主攻方向就是空

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1956年，他获得苏

联物理数学类副博士回国，在北京大学数

学力学系担任起教学工作，开设了流体力

学、爆炸力学、气体力学、水动力学、水

波理论、地震学、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和

计算流体力学课程，后来航空动力领域的

中坚力量，不少都接受过黄老的教诲。

而先生的父亲黄修青，这位解放前一

直刻意与旧政府保持距离的著名电信专

家，在解放后很快就受国家委托马不停蹄

地在南京、上海、沈阳等地负责主持多个

电话设备厂的兴建组建，退休前还是为数

不多的几位享受部级待遇的老专家，父子

间对于是否从事航空科研的分歧，也随之

早就时过境迁了。

先生回忆说起过，50年代苏联留学

时，在莫斯科附近的风洞，半径24米，功

率有32万千瓦，可以进行战斗机的整机实

验；即便进行降落伞实验的小风洞，功

率也有1万千瓦。而当时在北大的风洞，

只有400千瓦，当然也就只能做小模型实

验；但落后的实验条件依然没有阻挡科学

家们的科研报国决心，先生这一辈科学家

们硬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得到了宝贵的

科研数据，为我国的国防航空工业的最初

起步，做了大量的空气动力学实验研究。

后来，随着国家的“三线建设”，在

四川绵阳空气动力中心建成了我国真正实

用意义上的风洞。先生属于当年为数不多

的空气动力学顶级学者，也就成了该中心

的兼职教授，需要经常往返北京—绵阳，

坐两天多长途火车去做研究工作。也许因

为先生一贯的彬彬有礼又待人热情、尊重

他人又活跃诙谐的特点，到后来连火车上

的列车员们都认识先生了。

先生的学问做得很好，发表的文章却

不多，但每一篇都有实实在在的“含金

量”。到了70岁出头了，学校还“不让”

退休，要他仍然当学科带头人；1999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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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蓝旗营住宅排队分房时，他已是全校

“在职”序列里年资第二名。在此之前，

先生的同事、学生中已经多有院士，儿女

们问及为什么不申报院士，先生轻松答道

“没写文章”；再问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先生回答：“别人的好文章多得很，自己

读懂了就行了，干吗要勉强自己花时间去

凑文章数字。”一句话，先生这辈子就从

没把个人功名当回事。

三、追忆往昔：从“文革”浩劫到
科学春天

十年“文革”期间，先生由于具有苏

联留学背景，还有一个同事胡乱举报，结

果被隔离审查和停止过党组织生活。其

间，随着旧书堆里几封苏联老同学给他的

信件被查抄出来，就又被指为“里通外

国”罪证，他却不改知识分子书生气的倔

强，据理力争地辩解道：“是外国人给我

写信，又不是我给他们写信，至多只能算

是‘外通里国’。”从“特嫌”到“里通

外国”帽子却紧紧扣上了。因此，先生不

能随力学系到陕西汉中“653”从事国防

科技工作，而是在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鲤

鱼洲农场打柴班劳动两年，1971年从江西

回到北京后因为审查尚无结论，又被派到

大兴农场喂猪两年。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组织审查，

当时已经位高权重的中央领导人、50年代

留苏的同学给他作证，“黄敦很不错，在

苏联表现很好，不会有问题”，先生的

“特嫌”问题才算是一锤定音有了结论。

先生有很好的语言天赋，自幼生长在学者

世家，英语、俄语、广东话跟普通话一样

流利，女儿戏谑“我老爸说梦话都不讲中

国话”。先生在留苏那会儿，他的俄语是

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不仅成了苏联频

繁举行“声援中国抗美援朝”群众集会上

的“职业演讲者”，又担任了莫斯科大学

留苏中国学生会的会长，还被郭沫若率团

访苏时点名“把黄敦叫来”替代了随团翻

译，他的俄语优势使他成了中国留学生中

的“著名活跃分子”。那位曾经50年代留

苏学生党组织负责人及众多同学们当时对

他的记忆深刻，没想到会在20年后又成了

他摘去“特嫌”帽子的政治救星。

先生于1973年终于恢复了党组织生

活，并从大兴劳动农场回到北大，迅速

回到了毕生热爱的教学科研工作。当时北

大最好的计算机房安置在“南阁”和“北

阁”，由于还是电子管计算机，纵横排列

的巨大机箱虽然堆满了整个屋子，可计

算性能却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小小PC
机，但也颇有藏经阁的样子。当时书写计

算程序最后要用光电打孔来实现，把一条

拇指宽的纸带穿过打孔机，需要手工操作

将计算公式的每个字母和符号，逐一认真

打孔；往往一个普通计算任务就是一大盘

卷起来的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纸带，然后

才是计算机辨认纸带孔洞的输入和计算。

若是不幸有一个孔洞的疏忽失误，则就是

整个计算的失败。当时搞计算的老师和学

生们，会整天对照着计算公式一寸一寸地

捋着纸带，长时间进行校对；其时先生已

年过半百，却总是亲力亲为地跟二十出头

的学生们一样，整日整宿地戴个老花镜低

头趴在桌前，数小时不变地重复着这繁杂

枯燥的工作。

再有是计算机资源有限，偌大一个北

京大学，却只有“南阁”“北阁”虽看

似壮观却远不及现在一台PC机的计算能

力，“科学春天”带来师生们的旺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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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何止是一句“供不应求”能够形容。

为此，北大计算中心还特意根据先后顺

序列出一个排队表，24小时轮流使用计算

机。先生当时已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

士生导师，但一再谢绝了特殊照顾，会经

常轮到夜里上机使用，即便凌晨三四点钟

也毫无怨言。要么半夜往返机房，要么不

分昼夜在家里校对纸带，家里也成了他一

人睡一屋，夫人和儿女挤在另一屋，因为

这样就可以随时工作，不打扰家人。就是

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黄敦先生

等老一批科学家硬是从无到有地做出了一

系列成果，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都心甘情

愿地贡献在了国防科研第一线。

四、个人魅力：热心勤勉老实人

生活之中，黄敦先生也时刻展现着充

足的个人魅力。黄先生十分惜才，会让他

的研究生们经常来家里讨论问题。他对

勤奋好学的学生十分喜爱，甚至是“溺

爱”；但对认为“偷懒”的学生，又会严

酷得“不给面子”。早年他有一个研究生

种连荣总是来家里请教问题，先生看他没

有自行车，便挥手把楼下女儿闲置的自行

车送给了他。见到种连荣同学络腮胡长得

旺盛一直没刮，先生随手便把苏联访问带

回的剃须刀塞给他，让他刮干净胡子再来

讨论问题。30年过去了，种连荣同学成为

医学部信息通讯中心主任，一直很珍惜这

个体现着师生情分的剃须刀，直到现在还

保存着。

先生还是个实在人。他一直没有去

过美国，80年代有一次计划要去美国开

会，学院按照当时政策发了300元出国置

装费，买了旅行箱，买了衣服，结果最后

没成行，他就主动把购置的旅行箱、新

衣服一并交还到学院。家人曾劝说，学院

里没人能穿得这衣服，没人会要的，但先

生还是坚持一定要交还学院让“谁出国谁

用”；结果在学院存放了很久，也没人

取、没人用，学院最终又让先生领了回来。

还有一次去外地出差，回程时在火车窗口邀

请方塞给他一套茶具作为礼物，火车开动了

他没办法还给人家，回到学院之后第一时间

便上交党组织“对照检查”了。

女儿小的时候做数学作业遇到难题，

每当熬到了半夜还是不会解题时，先生便

会说“明天我教你”，让女儿赶紧去睡

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草稿纸上满满写了

三种解法，“解法一：……”，“解法

二：……”，“解法三：……”，甚至还

用上了大学的解析几何。女儿如今回忆起

来，戏谑地称之为：“我爸教我做数学

题，就好像我想要去天津，必须得先去趟

上海再绕回天津。”

随着年事渐高，年近90岁的黄先生身

体也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半夜不慎摔了一

跤，导致颅内外出血，当时昏迷，继发感

染，情况很危急。幸而后来转危为安，目

前精神状况不错。前几日，西南联大的

老同学，第一汽车制造厂前厂长李刚先

生、南昌大学前校长潘际銮先生和北医三

院妇产科经永春教授分别来看他，先生一

眼就认出了老朋友。几位老同学回忆起当

年一起求学的年青时代，记忆犹新，其乐 
融融。

从立志航空事业，到最后曲折完成年

少梦想，黄敦先生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投

身在了祖国的国防科技建设上，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激励着年轻一代奋发图

强，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发展不断 
前进。


